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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同行》是部短篇小说集，集合了作者司屠面对普通人日常生活时的所思所想，描摹普通人的生
存现状，把日常生活事件化、故事化、传奇化，揭示人事间的局促与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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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司屠，男，原名姚来江，1975年生，2002年开始写小说至今。
主要小说作品有《同行》、《在继续之中》、《旅行与艳遇》等。
2010年3月获得第十八届黑蓝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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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阴谋　　先来说说我祖母的死。
　　是这样，一九九六年十月十四日下午四时许，我祖母在家门前耙谷时不慎在道地的一块石头上绊
了一跤，后脑着地掉落高约一米的坎下。
其时，我在离家一百里外的一乡镇派出所工作，交通不便，几经辗转，等我赶到（离我祖母掉落坎下
已过去八个小时），我祖母已去。
　　死了也就死了。
　　有一事不明。
急着要我回家的是我祖母，且，我祖母在临终前多次问到我，见我还不来，她就把眼睛闭上。
亲戚们以为她死了，一阵恸哭。
她却又把眼睛睁开来，重复同样的问题。
（中间，我祖父在众人的鼓励下，在她睁开眼睛时，走到床榻边，大声问她有什么事，他可以转达。
我祖母闭上眼睛，摇摇头[此时想必有微笑自她脸上浮现，只是他们不曾察觉]）。
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结果是：当老人家永远闭上眼睛时，亲戚们都还在等着她睁开。
他们谁也不愿轻率地最先哭出声来。
因此，没有人知道我祖母死去的确切时间。
　　我的问题是，我祖母到底有什么话一定要亲口告诉我？
居然连我爷爷也不被信任。
　　有两种说法：一是，我是我祖母的大孙子，老人家无非是死前想见大孙子一面。
在于看，不在于说。
既然不能见到，话可有可无。
我觉得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我母亲对此不以为然。
她认为，祖母必定是有好东西要亲自托付我，可惜我迟迟不到，终究落入了我三妈之手。
理由如下：一、我三妈为人干练，家中（我祖父、祖母与三爹、三妈住在一起）大小事务均由她一手
操持。
我祖母很清楚，若托我祖父转交，终将落入我三妈手中。
二，我祖母死后，我三妈是最先哭出声来的，由此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这第二种说法太过牵强，存在明显的漏洞，你想，如果我祖母真有好东西要给我，她可以交给我
父母。
不过，亲戚中持第二种说法的相当多。
我在家呆了一个星期，每天都有同情我的亲戚和我唠叨起此事。
当然，旁敲侧击，言语较为隐晦。
这不免使我一方面怀疑它出自我母亲的一厢情愿，并经过她的推波助澜，因而被广为接受。
同时，我也盘算，毕竟我家祖上大户人家，传下宝物也不无可能。
居然有宝物，那么这些宝物如今都到哪里去了呢？
只能是，它们已落入了我三妈手中。
况且，第一种说法实在也经不起深究，若我祖母只为见我一面，见不到又怎么了？
　　这确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
　　可能另有原因，但那会是什么呢？
　　出殡路上，我也想到了这事。
当棺材被推入墓穴，在众人的哭喊声中，我紧盯着徐徐闭合的墓碑一侧逐渐狭隘的洞口。
但直至我眼前一片模糊，仍无丝毫感应。
随后，人群绕着坟墓转圈。
十圈之后，走在最前面的人便不再回到圈中，带动众人沿茶园的小路往山下走去。
我走在最后面，不时地回头去看。
我看见，坟头那蓬高耸的草随风摇曳，草穗在风中四散，大有尾随而来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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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祖母已经启示于我，只是我一时不能领会。
　　随后若干年里，此事我一直记得。
并非刻意。
比方说，看到武侠片，想到祖母留给我的可能是一本武功秘籍；读到《一千零一夜》，眼前便出现一
只聚宝盆，黄金白银，美女如织，等等。
这样的幻想，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以聚宝盆为例，也没见我三叔家发财，虽说可以作这样假设：由于
心虚，他们至今不敢使用。
但我不相信他们会心虚到钱都不急着要的地步）。
在我而言，有趣而已。
　　只是偶尔，我自问：到底会是什么？
并因此而发呆。
若此时我正在审讯一名犯人，我的目光便会长久地落在他身上。
至于是在他身上具体何处，我当然也不清楚。
伴随着这种长时间的目光（视若无物，而又绝不移开）的是一种捉摸不定的微笑。
当犯人开始结结巴巴地交待作案经过时，我不禁奇怪此人为何在抵制许久之后却突然主动开口了。
　　二零零一年十月，离我祖母死期将近五年（此时，我已调入另一单位工作）。
一天晚上，我去单位附近的网吧上网，在“橡皮”上读到吉木狼格的《阴谋》，如下：　　在我经常
走过的地方　　有一块石头　　它的周围有草　　不远处有红色和蓝色的小花　　我知道这块石头　
　由来已久　　我从小到大　　便常常数着步子从它身边走过　　今天我满怀一种心情　　又一次看
见它　　这使我吃了一惊　　它为什么总要给我　　重复的经历　　我和它的关系　　真有这样密切
　　我侧着头看远处的小花　　但心里想着石头　　撇开周围的草不说　　多么熟悉　　我终于提高
了警惕　　阴谋在我心中一闪而过　　好险啊　　这些年的每一次经过　　那石头的外表　　和它的
附近　　肯定包含着阴谋　　我从来没有被它绊倒　　也没有因为它而出事　　这就更要我小心　　
倘若多年的阴谋一旦败露　　我操。
我站起来，走到管理员面前，说明来意。
管理员给了我一支笔，并从纸篓里翻捡得一张已经被撕了角的烟纸。
我把诗抄在纸上。
烟纸的空白一面面积有限，等我发觉，这一面已被占满。
我只得把剩下的几句抄在另一面。
这一面被人用原珠笔涂划了毫无规律的线条，连起来看像是一个花环。
中间，左一个右一个写了几个同一个女人的名字：翠花。
我把自“好险啊”以下的诗句抄在两个翠花之间。
虽说较之空白一面杂乱许多，也还看得清楚。
　　翠花好险啊　　这些年的每一次经过翠花　　那石头的外表翠花　　⋯⋯　　我离开网吧，回到
单位。
我急于找个人述说，却遍寻不着。
并不是说单位里没有人，有好几个同事在值班，在看电视。
问题是对他们说有如对牛弹琴。
但我随即又感到，我到处都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来和我分享。
我数次拿起话筒，有好几次已经拨通了电话，其中一次，我已经听到对方接起电话了。
　　喂。
　　还没有等他“喂”完，我便把电话搁了下。
我能说些什么呢？
即便是我祖父，或我三爹，他们能理解其中的微妙吗？
我表示怀疑。
试想：　　爷爷，奶奶死于家里道地上这块石头一旦败露的阴谋。
　　我发现，话到嘴边，你却很难把它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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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眼睛一闭，任由嘴巴把它们说出。
你也看到了，我很难把我的意思表达清楚。
若我加以解释一番，只会使这个事情和我这个人更加地不可理喻。
　　他们的反应可能是：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或莫名其妙的　　是吗？
说着便不再理我，继续忙自己的事情。
　　最不能接受的是：走到我身边，什么也不说，拍几下我的肩膀，好像他什么都明白。
　　惟一可以信赖的听众是我祖母。
她那在天之灵，必会像我此刻想到她时一样，发出心领神会地一笑。
可是，她死了已经。
　　十月的中午，阳光明亮，大批晴蜓在头顶盘旋不去，似乎触手可及。
根据我多年乡村生活的经验，当你真正伸手去抓时，它们便一哄而散，不过很快又会聚拢过来。
而在廊下，村民们或站或坐，坐着的手棒茶碗，躬身向前，茶杯的高度与额头相齐，杯口向外，好像
在等待注水。
他们长时间地保持着这么一种姿势。
但当你从他们面前经过时，却难以看到他们的头底心直至后脑勺：一旦你的影子遮住他们身前的阳光
，还没有完全遮住，他们便从两腿间抬起头来，眯缝着眼睛，自下而上看你。
接着，别转头去，与靠在廊柱上的妻子们窃窃私语。
　　什么时候了？
　　等一下。
说着，那妻子用手指甲把一粒瓜子壳从牙缝间挖了出来，“呸”的一声，吹到地上。
　　什么？
　　我问你今天几时了？
　　嗯，早着咧。
　　我每年回家只一次，总是在过年时，村民们见我到来，以为又快过年了。
　　我家离我祖父家不远。
我祖母在世时，每年到家后我便去看她。
只是这次更为迫切。
我在家中搁下从途中一菜场买来的三斤四两猪肉，直奔石头而去。
我母亲正好从田畈回来，看见我一进一出，问我去哪里。
我说我去祖母家。
她放下猪草，看着我。
我估计她以为我忘记祖母已死。
　　我三妈在道地上耙谷子。
她双手持耙，耙子尾端伸出肋下长长一截。
她身材矮小，故而耙子的尾端伸出越长越利于使上力，但过于长，耙的范围也便小了。
我三妈一头长发披挂，绕匾而行，或退或进，耙齿如同梳子，在谷面上划出道道纹路。
她还不时地蹲下身去，把耙出匾面的谷子一一拾起，扔进匾内。
此情此景多么熟悉，想必我祖母死前也是如此。
我不禁侧目去看石头，它还在。
我迅速又把眼睛移开，装作此行与它全然无干的样子。
　　我三妈背对着我，我想她早已看到了我。
她正在寻找合适的时机，以便转过身来，装出惊讶的样子，叫出我的名字。
　　三妈。
　　哦，来江啊，我还以为是谁在叫我，今年你怎么早回来了？
　　（把聚宝盆交出来？
　　什么聚，盆？
　　不要装蒜，你藏着也是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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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三妈把耙子靠在晾晒衣服的树杈上，然后在石头上坐下，擦着额头的汗渍。
　　　　我在家里住了两天，更为频繁地忖到石头。
时而，从皮夹子里摸出烟纸，读上几句。
不过好像再没有完整地读过一遍。
往往读了几句，便陷入沉思或发呆。
　　的确，它的周围有草，不远处有蓝色和红色的小花；从小到大，我也常常从它身边走过，不过没
有数步子。
我没有数步子的习惯。
显然，它也由来已久。
至少从我有记忆起便已存在。
我能记得的是，在目前的这个月份，晚上，我和弟弟坐于其上--如果面南而坐，我们的脚尖便可垂挂
到坎下，左右晃荡，无奈它们还不够长，难以探触到底下墙根的花草--听我爷爷讲穿山甲的故事。
故事告一段落，我们便跳落坎下，奔向溪坑，此时可以听到背后传来我祖母的斥责声。
她这不是在骂我们，而是在数落我妈，怪她看管不严。
　　坎下是人行道，可供一人挑担而过，如果两人挑担，相向而行，另一人便要让到南边的田畈上。
在田畈与小路之间有一条沟渠，杂草丛生，不仔细识别便会以为是田畈的一部分，但即使是村里的羊
也不会于此蹿落。
往南则是大片的稻田，稻田之间有一条同样狭窄的小路，通往不远处的溪坑。
安装自来水前，附近一带村民的生活用水都从溪坑里挑取。
我也挑过。
溪坑边上便是山。
小时候住我祖母的家中，早上打开窗户，便可看到山。
当然，推开别人家的窗户也可以看到。
区别在于我祖母家离山最近。
山，如在面前，几欲倾倒。
后来，我祖母家和我家分家了，其时，我读小学。
小学就在我祖母家的西首，不远。
另一边则是晒场。
晒场上竖立着一个个的草垛。
我和同学们经常在那里冲锋陷阵。
我祖母会温好茶水等我们中途休息时去喝。
我们把捉获的蜻蜓之类的小动物，用针线穿过躯体，倒吊于门前的树杈上。
随后，我们便坐在石头上（我的屁股不知有多少次于其上下落，下落），于大口喝水的同时欣赏着蜻
蜓的挣扎。
　　而此时，我祖母在干什么呢？
记得，我祖母在屋里念佛。
可以从敞开的窗户间看到她。
而每每，当我侧过头去时，目光扫过，看到我祖母也正看着我。
仿佛她一直在看我。
　　再后来，我离家到外面读书，离家越来越远，回家次数一年年减少。
及至参加工作，一年回家不过一次。
这，我上面已经说了。
每次回到家，我总会先去我祖母那里报到。
每次去时，家里往往只有我祖母一人（临近春节，其他人都去搓麻将了）。
而我祖母每次都在念佛。
我便在她对面的长凳上坐下。
没有非要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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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时间一久容易睡着（我发现，我祖母念佛于我有催眠之效）。
这样，我便会于瞌睡来袭时迅速摆脱它，去堂屋找到一把铁铲，把门前一地大雪纷纷铲落坎下。
至此，那块石头便又露出它的本来面目。
　　走之前，我又去了三爹家。
我祖父在廊下劈柴，劈得满头是汗。
我从没劈过柴块，便试着劈了几块。
其间，我祖父坐在石头上吹风。
我问起石头的来历。
祖父告诉我，石头当初搬来是用来坐人的，是他从山上采石场找来。
　　爷爷你一个人？
　　一个人，现在老了，背不动喽。
　　它大概有多重？
　　也不是很重。
　　我试了一下，双手可以勉强扛起一角。
于扛起处，露出一片阴湿的泥土，自然比处在太阳暴晒之下的泥土更土，还有体积很小的虫子，长着
细微的触角，但并不逃窜，等着我把石头放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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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以清醒的态度，细致坚韧的语言，表达了个体内心在遭遇了不断变动的物质世界的重重阻隔之后
，由怀疑到自我否定，再从迷失的困境中突围而出，最终迈向相对平衡的回归之路。
作者冷静的笔触伸向日常生活的内部，以金属般的洞察力揭示了人际间的局促与疏离，然而又因为他
几乎是一以贯之的悲观气质，原本失血的生活琐碎被反刍后重新加工成为投射着带有鲜明的作者风格
的特殊碎片，以此串成一个完整的，属于司屠个人的“现实世界”。
　　——第十八届黑蓝小说奖授奖辞节选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同行>>

编辑推荐

　　《同行》是：1.黑蓝文丛第二辑，黑蓝文学迷翘首以盼；　　2.融文学与艺术为一体，用文学的眼
光看待琐碎而无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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